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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存

冠状病毒前来犯，

惊动中央国务院。

人民生命大于天，

十万火急定方案。

召集专家商对策，

白衣天使赴武汉。

火神山，雷神山，

十天八天建医院。

调物资，配装备，

打好瘟疫防控战。

人民军队听党话，

数千战士上前线。

中华大地党旗飘，

镇村干部路口站。

访来处，问去处,

外来人口往回劝。

量体温，搞记录，

防疫常识讲几遍。

用心听，用脑记，

呆在家里别出院。

确有事，须出门，

戴上口罩来防范。

勤洗手，勤通风，

别到人家去蹭饭。

听广播，玩电脑，

闲着没事电视看。

推牌九，打麻将，

这个千万不能干。

公安民警全上岗，

逮住一定要严办。

没有让你出啥力，

莫给国家来添乱。

推迟开学你莫慌，

多个平台新版面。

仔细学，认真听，

学完一段学一段。

孩子学，家长督，

不要街上去乱转。

街坊邻里不高兴，

有病没病没法辩。

说你躲你不合适，

心里总是犯掂算。

坚定信心战魔鬼，

共克时艰做贡献！

打油诗

众志成城抗疫情

致麻痹大意的人

■ 艾凤健

当你扎堆聚餐，推杯换盏

疫情在蔓延

他们在奋战

当你满不在乎，到处乱窜

疫情在蔓延

他们在奋战

当你乱食野味，心贪嘴馋

疫情在蔓延

他们在奋战

当你信口开河，乱传谣言

疫情在蔓延

他们在奋战

作为普通的一员

不需要你上抗疫前线

你需要做的就是

不怕麻烦

你多戴一次口罩

你多洗一次手脸

你多开一次窗户

你多宅一次房间

战“疫”就会

早结束一天

醒醒吧

那些麻痹大意的人

不用你出力

也不用你出钱

就让你保护好自己

咋就那么难

支援疫区人民的捐赠活动还在持续中。由于防控人员聚集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捐款都是在网上进行。

“喂！陈书记，我是张庄老李，现在大家都在为疫区网上捐款，我这怎么捐不成

呢？”电话里老李很着急的样子。

“老李啊，别着急！怎么个情况你慢慢说。”

“手机上显示余额不足。”

“噢！那是你手机里的钱不够了。你绑定银行卡了吗？”

“啥！还得绑银行卡啊？我说发不出去呢。”

“喂！陈书记，银行卡绑上了，还是捐不成，我绑了两张都不成。”

“你银行卡里有钱吗？”

“肯定有。今年我就没支过，总得有几千吧。”

“待会我过去帮你看看。”

老李七十多了，用手机用不利索陈书记是知道的。

“老李大哥！你们两口子那是干啥呢？”

“你可来了，这不，我寻思银行卡没绑紧，我俩再绑绑。”

“哈哈，我的大哥！手机绑定银行卡可不是用绳子把银行卡绑在手机上。”

老李夫妇满脸的懵懂。

“大哥！这得用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号等信息通过银行办理绑定。”

十分钟后，老李在陈书记的帮助下，完成了200元的网上捐款。

老李夫妇笑了，陈书记笑了，他们的笑声是那么的温暖。

闪小说

绑定银行卡
■ 于国栋

我在和谐小区买了套楼房，这小

区是新建的，环境不错，名子也顺耳。

新楼房宽敞明亮，舒适安静，入住

一年多了，全家人满意，尤其是年迈的

母亲，特别高兴。

可自从一个叫赫仁民(当地人把

赫字读黑)的邻居搬到对门后，这“和

谐”二字就成了我家的奢望。

赫仁民，何许人也？我通过熟人

了解到，他是郊区的一户菜农，土地被

征用后，菜种不成了，就在建筑工地上

揽些内墙刮大白之类的小工程，而且

还是个头头儿，熟悉他的人没人叫他

的名子，都叫他“黑大白”。我听后也

觉得很有意思，这黑白咋还掺和到一

起了……

有好几次，在电梯间遇见一个五

大三粗，面色黑红，衣服上全是白点的

汉子，和我同上同下，我揣测，这一定

就是对门的邻居，再见面时，就互相点

点头。

这家伙太没素质了，穿着肮脏不

说，还随地吐痰，时不时用五音不全的

嗓子哼着小调，让人听着直起鸡皮疙

瘩……

我们这幢楼，户型有些特别，每层

是 180 平的大户型对着 75 平小户型，

大户型当商品楼出售，小户型则安置

那些城边被征用土地的农户。我的邻

居就是这个类型。

我家的恶梦，从“黑大白”一家搬

进来之后就正式开始了。

起初，他们往楼道里胡乱堆放东

西，物业人员劝说他们，他们不但不

听，还被他那个满脸横肉，胖得油桶一

般的老婆骂得狗血喷头，气得物业人

员不管我们这层了。我见证了这家人

的凶悍和蛮不讲理，从心里打怵起来。

我妻子是个爱干净的人，见楼道

脏的实在不像话，就天天收拾，可人家

根本不领情，该咋着还是咋着，有时

候，他家的人正碰上妻子收拾楼道，却

视若无物，有时还撇撇嘴，妻子气得哭

了好几场。

最可气的是，他家晚上三天两头

招呼一群工友来喝酒吃饭，划拳行令，

大嚷大叫，即兴时还K歌，一闹就是半

宿，弄得我们一家人心烦意乱。有一

次，母亲实在无法忍受了，就让我去他

家说说，我敲开他家门，本想说，我家

有老人和学生，你们尽快散场吧，没想

到我刚进门，就被开门的“黑大白”一

把抓住：“李老师，难得还能来我家!”一

帮醉鬼围上来，生生把我拖到桌子上，

可怜我啥意思也没表达出来，就被灌

了半斤白酒，我回去后整整吐了半宿，

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呀!

那天中午我下班回家，刚出电梯

口，一股恶臭味呛得我几乎不敢呼吸

了，我一看，有一双挂满白色涂料的胶

鞋在他家门口，一只底朝上，一只底朝

下，臭味就是从鞋里发出的。我捂着

鼻子开开家门，找了个塑料袋，装上那

双破胶鞋，下楼扔进了垃圾箱。没成

想这下惹祸了，我上楼回来，正好碰见

“黑大白”在门外转悠，嘴里还一个劲

儿的嘟念：“我的鞋呢?……”

我干得我就得承认：“是楼道那双

破鞋吗?我以为你不要了，让我扔到垃

圾箱里了。”

“你说谁是破鞋?你才是破鞋，你

们一家子都是破鞋!一个臭教书的有什

么了不起，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农民，

还他妈有文化呢，屁，连人话都不会

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说走

了嘴，赶紧道歉、解释，可他根本不听。

这时，他的老婆也窜出来，指着我

的鼻子破口大骂，这种场面我第一次

经历，哪是人家的对手?我连急带气，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色煞白，手脚发

抖，像傻子一样呆呆站在那里，直到妻

子开门把我拽进屋里，我才有点儿清

醒，一下就瘫在了沙发上。

他们两口子又是踹门，又是大骂，

折腾了半个小时，觉得解了气，才得胜

回府。

从此，我家像斗败了的公鸡，只能

逆来顺受；而他家，则像得胜的将军，

更加肆无忌惮，不把我家放在眼里。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既然无法

沟通，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为了母

亲，为了这个家的安宁，我不得不谋划

卖房搬家的计划，但这需要时间。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发生

了意外。那天吃午饭，我看母亲拿筷

子的手在抖，嘴和眼也有些歪斜，再问

话，也说不清了。不好，母亲中风了?

我急忙打120求助，不一会儿，医护人

员就赶到我家。把母亲安排到担架

上，刚出门，按电梯，停电了!这下傻眼

了，母亲身体胖，我们人少，要从十五

层步梯楼道抬下去得多长时间呀!我急

得正转圈，邻居家的门开了，“黑大白”

两口子都出来了，一看老太太躺在担

架上，样子比我还急：“电梯没电，也不

能等呀!步梯楼道窄，担架不好拐弯，我

背，快呀!”

“黑大白”背上母亲一溜小跑就下

了楼，后面的人紧跟都没跟上……

母亲的病得到及时治疗，一个月

后痊愈出院了。事后，为了感谢“黑大

白”，我请他一家吃饭，请了三次他才

答应。

席间，我们交流了很多，沟通了很

多，彼此也了解了很多。最后“黑大

白”眼圈红红地说：“我知道你烦我们，

可我也没办法呀!一个是习惯，咱在农

村散漫惯了，要改还真不容易。再就

是我这些工友，我得宠着惯着，当爹养

着，去饭店太贵，只能在家，现在钱难

挣，活难找，要是得罪了他们，活下来

了，合同一签，他们一撂挑子，我就只

能抓瞎赔钱……”

“黑大白”心眼儿不坏，说的也是实

话。看来，我们这邻居是真做不成了

……

小小说

邻 居
■ 杜华

滑雪的钉子在湖的衣裙留下花痕

不为人知的伤口，勾引亿万年时光的飞兽去细读

韶华将日薄桑榆的残年堆土枝桠

湖的呻吟声越走越旧，若万匹丝绸

达罕山湖边安营扎寨，偃旗息鼓

一大堆历史，烽烟，自然博物馆进进出出

南岸轻声喊出蓝天与青草、牛羊与穹窿

千物裂纹的词，无味地浓缩一方银装素裹

华子鱼冰洞的寡居，牵领众虾虫相忘于江湖

山川易老，湖水尽现冬捕七分醉态

致命之网，鱼水之欢的秋波更易让岁月搬弄

于是乎，一百平方公里的铁蹄磅礴之后

你就开始渐冻，再也摞不动蚁步，立地成佛

立就冬日苍穹下一派冰魂雪魄、天寒地冻的仙湖

内陆。物种。曼陀山庄。自然保护。

门票。吃住。碧海银滩。观鸟长梦。

我嗅到左手套白狼的尖冰，凝固时光的外泄

右眼飞雪荡漾出风流者的书架春秋

你不是英雄末路，你是宇宙和冬韵的流淌

你没有美人迟暮，你原本就是一尊

挟带凛冽寒风又高贵、又矜持的达里诺尔公主

沙榆、云杉、油松，闪耀处墨绿染雪的芳综

回归荒漠。淖尔是深情的，高原的淖尔

咸水滴漏你的前世今生，马头琴的汪洋与远古

草地缓缓升迁，百里雪袍祭祀天洲

澄明之湖，你的深渊而固态般的威仪天下

天境之湖，你的隐居又雪白纯洁的贵族血统

克什克腾雨，挽留在十二月招摇的风中

王之背后，留下黑鹳、丹顶鹤、白天鹅的诏书

草叶神兵天降，蒙东版图丛亮出一把雪亮匕首

( 李自国，笔名西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星星》诗刊编审、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

国家一级作家。)

己 亥 岁 冬 ，遐 迩 达 里 诺 尔 湖
■ 李自国

那天早上，当所有的人在蒙古包

里延续城里人的懒觉，我却再次被唤

醒了，我被唤醒于百灵鸟的晨唱。

起初只是一只百灵鸟的歌声，像

是在蒙古包的尖上通过一个毡缝传进

来的，“起来吧，快跟我们一起来唱

歌”。

我起来，走出蒙古包，百灵鸟婉啭

的歌声仿佛就在眼前，但你去空中找，

找不见，你在草中寻，也寻不着，但她

确实就在这里歌唱，声音也很清脆。

歌声结在贡格尔草原小草的露

珠上，歌声结在晨日的光丝里，歌声结

在清新的甜丝丝的空气里，歌声结在

对亲人的思念里。

沿着歌声的方向，我决心要找到

百灵鸟，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模样，不知

不觉，我已走得很远，来到一个草甸

上，这时我听到百灵鸟的合鸣，我想从

声部上分辩，至少有三十只以上百灵

鸟在歌唱，这声音很细，与山谷中森林

中来的风共同形成一种合鸣，这声音

很像是一朵朵小碎花织成的花布，联

想到花布是因为眼前这布满小花骨朵

的草原，自己是那一株株小草中的一

株，心情瞬间就辽阔到天边。从这一

朵朵花骨朵看去，即将到来的夏日里，

繁花似锦的草原真是令人期待。

一阵风过后，你才醒过味来，草确

实是草，我确实是我，草确实是长在大

地上，而我也确实是在位于草的大地

中，否则天籁之音何来。

环顾四周，可我还是只闻其声，不

见其影，周围只有我一个，这些百灵鸟

只为一人歌唱，难道只有我才是听懂

天籁的第一人吗？我陶醉了，我想它

们大概算是最低调的交响乐队，把观

众拥上舞台，自己则相拥着藏在草丛

里演唱。

在天籁的引领中，我不知不觉，已

漫步到草原的深处。回头看，我已离

开蒙古包的炊烟很远，要努力找才能

找到。这种迷失在草原上，找不到回

家的路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我后来在宠物市场见到过百灵

鸟，在人类的野蛮中，她完全失去了自

己的歌喉而变成了控诉的声音。善良

的人们，如果你爱她就请远离她，如果

你动情于她的歌声，应当明白，她的歌

声只属于草原。

百灵鸟是灰褐色，我惊叹于百灵

鸟的形象那么普通却唱出了那么美的

歌声，而且她们多么勤奋，那么早就

随太阳起来，为人类歌唱。

人们啊，请从消沉中醒来，太阳已

升上了窗棂，百灵鸟已开始在克什克

腾的草原上晨唱了。

春天，随着百灵鸟的晨唱，微花儿

就要开遍草原。

百 灵 鸟 已 在 晨 唱
■ 张汉明

素食主义者 摄影 马文武


